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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提到零工市场，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闪过“马路市

场”的景象：早年由于信息不畅，很多人找工作只能在

马路边举牌，从事的是相对低端的工作。随着各种零工

平台的出现，如今的零工市场与当年的“马路市场”，在

工作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已相去甚远，甚至很多新经

济、新业态、新职业都出现了对零工的强烈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五部门去年发

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

见》，更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零工人员实现

就业。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当下，零工市场人

多活少、招聘信息鱼龙混杂、一些劳务市场少有人问津

等，是打零工者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保障这一群体的

合法权益？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

海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北京市律师协

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北京市朝

阳区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业务研究会委员

刘伟。

零工定义尚待明确

  记者：“零工”究竟该如何定义？对零工而言，用人

者提供的报酬是否要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超

出约定工作时间是否要支付加班费？

  李海明：法律上并没有界定何为零工，甚至在生活

用语中，零工的边界也是模糊的。生活中的零工可能是

日结的，也可以是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才结算工钱，时间

长短不一。因此，在法律上，打零工的性质，有些是民法

上的劳务合同，有些是劳动法上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

有些是一般的劳动合同。

  刘伟：从法律关系角度，劳动合同法中的非全日制

用工就是比较典型的“零工”，甚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签订的“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具

有一定的零工性质，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完成工作任务

的期限长短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另外，民法意义上的

劳务关系也有比较典型的零工性质。

  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主要是对劳动关系中用人单

位一方的约束，在“非全日制用工”和“以完成一定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均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在劳务关系下，

劳务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不受最

低工资标准的约束。

  对于零工中的非全日制用工，根据法律规定，劳动

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

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如果劳动者每日

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每周超过24小时，则该种用工形式

已经由非全日制用工变为了全日制用工，应当支付加

班工资。而针对节假日打零工的情况，各地规定并不完

全一致，北京市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其在法定休假日工

作的，其小时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非全日制从业

人员法定休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天津市则规定若

在法定休假日提供了劳动，则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支付

加班工资。

服务保障有待加强

  记者：我们在调查中注意到，去工地打零工的劳动

者有很多，这也是极易发生人身损害的地方。但零工就

业具有很强的临时性，雇佣双方多采取口头协议或简

单书面协议的形式确定用工关系，一般没有规范性的

劳动合同文本和格式。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权益往

往很难保障。如果不能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意味着出现

意外只能自担风险？

  李海明：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劳动者时常缺乏用

人单位的基本信息，在多数情况下，自然人雇佣的特征

特别明显，劳动者仅知道雇佣者的零星信息，给劳动关

系认定带来了困难，进而难以认定工伤。

  杨保全：劳动关系的认定并不完全依靠书面劳动

合同，需要结合用工实际进行综合考量加以判断。同时

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建立多重

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

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也就是说，劳动者利用

业余时间兼职并与兼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权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而对于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的零工情形，2021年7

月16日，各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

其中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等

合作用工方式组织劳动者完成平台工作的，应选择具

备合法经营资质的企业，并对其保障劳动者权益情况

进行监督。平台企业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依法履

行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责任。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

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如果是直接受雇于个人，那么就变成了个人雇佣。

根据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

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

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

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需根据用工方式判断

责任承担主体。

  记者：即便是日结工，劳动者个人是否可以要求签

订纸质合同，或者在进行特定行为，比如高空作业时要

求用人者购买意外险？

  沈建峰：我们即使把日结工当作一种民事关系，那

么当事人也有权要求签订书面协议。然后通过协议去

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要求购买保险等，但是法律对

这些没有明确的要求，他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安排的

结果。

  以上是一般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有大量

的法律，包括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它的适用前

提并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只要是劳动中的人都

应当遵守。所以如果国家法律对高空作业、井下作业等

有特别要求的，即使是日结工，也有权去主张法律上的

保护，比如买保险等，不以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为前提。

  记者：很多用人单位并非直接雇佣方，而是找了

“中介”“经纪人”，把钱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招人。也就

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两份合同，一是用人单位和中介，二

是中介和个人。如果打零工出现问题，而“中介”“经纪

人”不愿管或直接“消失”，用工单位对此是否应承担

责任？

  刘伟：对于零工市场中，用人单位通过中介雇佣求

职者的情况，需要区分中介在该法律关系中所扮演的

具体角色。如果中介仅仅是起到居间作用，即给双方提

供订立合同或进行合作的机会，并不参与具体的管理，

则用人单位仍是直接的雇佣方，需要对雇佣的劳动者

承担相应责任。

  但如果中介和用人单位之间属于类似承包的关

系，则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不直接对劳动者负责，作为

雇主的义务主要由中介承担。但如果该承包对中介有

特定资质要求，而中介又无该特定资质，则用人单位仍

然要对劳动者承担责任。

多措并举保障权益

  记者：在劳务市场、人才市场附近，往往会形成自

发的“零工市场”，不少人在等待面包车来拉人干活。对

于这种情形您如何看待？如何更好地发挥正规零工市

场的作用，更好地发展零工经济？

  刘伟：零工市场的自发形成体现了市场对零工岗

位存在大量需求，也反映了当前劳动者对零工岗位的

青睐和面临的就业压力，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对零工市场进行积极引导和规范，比如划出固定的区

域作为零工市场、要求招聘单位进行事先登记并固定

摊位等，以促进其有序发展。

  零工市场的有效建设和发展，从根本上需要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一方面，建立零工求职招聘信息服

务制度，将零工信息纳入公共就业信息服务范围，免费

向社会提供零工求职招聘信息登记和发布服务，解决

供求信息之间的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完善服务场地

设施，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场地设立零工对接服务专

区或分时分区共享场地设施，对零工人员自发集中、具

有一定规模的求职地点，就近设立零工服务场所。同

时，加强零工市场监管，如依法监管职业中介机构、严

厉打击黑中介、对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或以招聘为名牟

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等，以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杨保全：应当完善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适用于

零工经济业态的新型用工关系。在我国目前的劳动法

律制度下，零工经济的用工形式尚没有被纳入劳动法

的范畴。基于用工形式“灵活”的相似特点，可以进一步

扩大非全日制用工的范围，将零工劳动纳入其中，并将

非全日制用工的保护制度具体化，在法律层面保障零

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社会保障方面应当增加强制性要求，在社会保险

法中明确零工劳动者必须参保，可以给予相应比例的

社保补贴，同时，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提高

劳动者参保的便捷性和积极性。

  李海明：无论是有效的网络平台的零工市场，还是

天然形成的桥头路边的零工市场，均说明零工市场是

一种自然市场，在适度的消息量、适度的供需量下，总

有一部分通过零工市场实现就业。但从传统来看，这种

市场是萌芽的、不成熟的劳动力中介市场，满足的也是

不发达的用工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完善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律制度情况下，不宜过分消除零工市场的信息壁垒，否

则必然引导企业转为以零工用工为主，乃至将企业演

化为超级平台，导致大量的职业劳动者成为披着零工

外衣的人员。长远来看，不利于劳动者群体利益的保

护，也有损于长治久安的和谐劳动关系和和谐社会。

零工市场有序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引导

  零工，是当下应对经济下行和稳就业中

的一个热词。近年来，很多人加入灵活就业的

行列，零工经济快速发展。而随着“双十一”即

将来临，一些企业开始谋划大量招募零工，以

应对旺季人手紧缺问题，零工群体愈发引起

社会关注。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灵活招聘的需求每

年以8%至10%的速度提升，2022年我国一线

城市的灵活用工占比达25.6%，零工需求不断

释放。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零工人员

实现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

五部门于2022年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

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上海市闵行

区甚至推出该市首个零工市场，扩大零工市

场的辐射面。

  目前选择打零工的是哪些人群，零工市场

是怎样一番景象？又该如何保障打零工人群的

合法权益，推动零工市场健康发展？法治经纬

版聚焦这些问题，推出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10月22日早上5点，天还没亮，从天津市河东区国山

道C口出来沿着卫国道向东走三五百米处，已经聚集了

近百人。他们有的蹲坐在路旁，有的三五成群在交谈。

这里是天津市一个小型零工市场，这群人的目标很明

确：盯住过来招工的老板，找点儿活干。

  今年52岁的老夏就是其中一员，他凌晨4点50分就

赶到了这里。可惜今天的运气不太好，直到中午11点半，

也没有老板“带走他”。老夏一身行头也简单，除了一部

手机什么都没拿。

  “吃喝都得花钱，能找到活中午就会管顿饭，找不

到下午就回租的地方躺着，能省就省点。冬天马上到

了，一些工地停工，干活机会少，趁现在多干点多攒点

钱。”老夏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像老夏这样打零工的人，亦被称为灵活就业者。根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

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5亿人。以我国近9亿劳动

人口来看，这个数据意味着每5个劳动者中，就至少有

一人是在打零工。

  那么，零工市场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零工市场人多活少

  老夏是山东东营人，从山东、河南、河北到天津，从

保安、快递员、搬运工到搬砖，他已经打零工十几年了，

“什么活都干过”。

  为什么选择在天津这个小型零工市场找活干？老

夏有自己的看法：“这边离物流园区比较近，以体力活

为主，搬砖、卸货之类的，虽然活累，工资又不高，一天

也就二三百元，但会点儿技术的都去市里找工作了，

修下水道、维修家电还有帮厨的，干得好的一天能挣

五六百元。像咱年纪大了就会干个体力活，只能来这

里了。”

  在天津，这样的零工市场并不少，位于武清区的振

华桥零工市场比较受欢迎。10月25日7点，记者来到这

里，看到有近300人在等活干。

  只见，有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人同

时涌上去。“老板要招什么工？我什么都会做。”嘈杂的

询问声里，快速说好工作内容和工钱后，几个年轻人便

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但是这样的招工效率不是常态。两个小时过去，记

者注意到，只有3辆面包车是真正来招工的，大约拉走

了10个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此处的“趴活”队伍来说，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

  快10点的时候，从面包车上下来了一个自称是帮带

货主播找打包快递的“刘经理”，“就是把食品、冰袋啥

的装箱，活很轻松，早上9点干到晚上8点，有多少人要多

少人，一小时17元”。

  时薪一出来，围着的二三十人瞬间只剩下5人。

  “这工资太低了，一天200元不到，还要干10个小

时，回去也晚，家里一堆事忙不完。”一个大哥边往外

走边向他人吐槽道。结果没过两分钟，他又回来问“刘

经理”：“中午管饭吗，有时间休息吗？”得到肯定答复

后，他说，“我这儿还有几个人，我跟他们说一下，明天

都来上班”。还有人问：“女工可以吗，今年50多岁了可

以做吗？”

  现场有人告诉记者，这边一般一天的工资是230元

至260元，最低200元，一般工作8个小时，像这种干10个

小时不到200元确实算低的了，工作时间也不合适，“一

般我们都是早上六七点去干活，下午三四点回来，这样

什么都不耽误”。

  距离天津振华桥零工市场不到100公里的北京马驹

桥，因常年聚居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久而久之自发

形成北京大型的“日结工”劳务市场。

  但今年以来，在这里打零工的人发现，工价正在一

步步下滑，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以快

递装卸零活为例，最近晚班（12个小时）工价只有170元，

而一年前日常工价都在200元以上。

  多名打零工者反映，去年卖体力的活，比如搬运、

拆房等，工价常在260元至280元一天，但现在报价只有

180元至200元一天。

  来自河北衡水的“90后”小伙都大帅已经在马驹桥

待了五六年。“刚来的时候，这里每天有上千人，现在差

不多五六百人。附近好多工厂都迁走了，现在招得最多

的就是快递和保安。没技术的挣得少点，有技术的，会

刮腻子懂点装修的，能多赚不少钱。我还算好的，一个

月30天有二十五六天能找到活干，过得比较惨的可能只

有十几天有活干。”都大帅说。

  在他看来，零工活来钱快要求低，如果发现有问题

干个一两天就可以走，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如果找不到

活，他就跑一天闪送或者快递，去掉花销一个月下来能

攒个几千块钱。

招聘信息鱼龙混杂

  打零工，需要接收更多的招聘信息，但也容易被鱼

龙混杂的信息误导甚至受骗。

  老夏曾在一个“零工群”中接到一份活，被人带去

工地干完活后，回去路上对方让他买一瓶水，回头就把

工钱结了。结果他一转身，对方就开车跑了。

  “有厂子的还好，这个人跑了还能找厂里其他人

要，像这种在群里接的活，不知道对方的信息，人家开

溜了，我只能干着急。”老夏说。

  这样的“零工群”“兼职群”并不少。记者在马驹桥

等多个“兼职群”看到，有人从早到晚在群内发布各种

招工信息。

  “短视频代发（线上兼职），多劳多得，每天5分钟，5

分钟做完60元至200元，每天都可以做，一个月3000元至

10000元，一天一结账，欢迎加×××”……收到这条信息

后，记者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对方发来一段要求：

“一个号40元，随便加上话题音乐，话题例如#十月，发

五遍，其他不用改动；一个素材一个号用，几个号找我

要几个，第二天早上结，提前隐藏删除私密不算，3个号

结180元，做的回复我。”

  记者回复后，对方发来一段素材，背景是一张按

摩店图片，上面还有一段文字：19岁男孩首次按摩，美

女技师进去只有几分钟，男孩却兴奋死亡，男孩父

母：他没工作，哪来的钱？当时有几个朋友过来玩，带

他们去按摩，避免父母抽查，是通过“日月用”申请了

5000元用于支付。网友：“日月用”是正规平台新推出

来的备用金，门槛很低，支付分只需要420分就可以

申请。

  “发完之后截图给我看，每个视频都要自己先点

赞，第二天早上9点再截图给我看，不截图不发钱。”对

方再次提醒道。

  随后记者按照要求操作，第二天上午10点多，对方

发来信息说：“你9点没有截图给我，工资没法结。”记者

解释说自己忘记了，今天有5个号可以发，希望能再发

新素材，结果对方一直没有回复。而记者的另一个社交

账号在早上9点准时发送截图给对方，同样没有收到

回复。

  记者注意到，两个社交账号虽然收到的是两份素

材，但只有背景图片和网贷平台名称有区别；而在“兼

职群”内，他们发的找兼职社交账号每天都在变动。有

知情人士解释，他们让打零工者发的往往是一些小额

贷款平台、钓鱼网站等软广告。

  “兼职群”内还有两条招聘信息吸引人眼球，一条

是殡仪馆安保，一条是火车押运员，试用期工资六七千

元，转正后1.1万元至1.2万元，还有五险一金。

  记者联系殡仪馆安保负责人，对方称：“你没有保

安证和消防证，需要先去××地方做两个月保安，一个

月4000元。其间，我们会帮你免费办理好所需证件，等证

件一下来就可以立马去殡仪馆上班。”

  火车押运员负责人也是用同样的话术，说需要

去××地铁站实习，每个月3500元，实习期一过就可以

上火车当押运员。

  有入职过的打工者向记者透露，所谓殡仪馆安保，

实际上就是小区、工地招保安，两个月一到，要么继续

干要么就走人；火车押运员也是，实习期快到了就把你

辞退。“而且这种都是说转正后再签合同，被坑后很难

维权。”

  常在上海、辽宁、山东等地举办车展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因为需要布置场地等，他们经常和“经纪人”（类

似于中介）联系，让他们找人干活，而“经纪人”往往去

零工市场找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做兼职的大学生。“比

如我给他们每个人一天200元，他们给学生说的工资可

能就是一天100元或150元。来之前都会说活轻松，实际

上除了布置展厅外还要搬运装卸器材；说决不超过8小

时，但展会经常会开得晚，别说加班工资了，打车费或

者晚饭都不会给。”

  “如果不乐意做或认为不合理，‘经纪人’就直接说

不做不给工资，反正有的是人乐意干。有时候展会要开

好几天，中间有学生学校有事要请假一天回去，经纪人

也不同意，说只要请假一天，所有工资都不发。因为很

多是大学生，比较好‘吓唬’，他们往往忍气吞声，有些

忍不住去找‘经纪人’理论的，最后也很难得到妥善解

决。”陈先生说。

有劳务市场被冷落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有的人才市场里没什么

人，大量打零工者选择在外面的街道旁“趴活”。10月26

日，在天津市中国北方人才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外面同

样坐满了等待打零工机会的人。

  而离老夏等人找活的三五百米处，就是华明零工

劳务市场，门旁地上全是灰尘的招牌显示这里有华明

街道指定的公益招聘公司，但除了两张社交平台的扫

码关注和一个过期的群聊邀请二维码外，里面全是出

租的铁皮屋，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劳务市场内的小饭店老板娘告诉记者，这里是打

零工者租房的地方，一个月300元至600元，想找工作得

去外面高架桥那里。

  振华桥零工市场外的街道两旁上午全是人，而场

内的零工等待区，记者看到尽管两旁的电子屏幕滚动

播放着各种招工信息，并且招工找工都是免费，但只有

零零散散的两三个人在等待。

  一个工友告诉记者，产业园内早上五六点还是有

人的，现在人都被拉去干活了。但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

多人，却不在正规的市场内找工作？问了一圈记者也没

找到答案。

  直到记者看到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

中心今年6月梳理的“零工市场”发展三大“难点”———

  信息不对称，缺乏规范统一、公平公信的供需交换

平台，企业和个人普遍存在“双向盲选”“盲人摸象”的

情况。

  保障不充分，零工就业普遍“缺乏管理、独立又无

固定场所”，往往容易让无良商家从中“钻了空子”。在

新型的零工用工关系中，就业者的劳动保障也问题多

多，特别是一些高危、高风险岗位。

  发展不规范，现在市面上运行的零工平台多少存

在不合规、监管不均的情况。

漫画/李晓军  

在高架桥下“趴活”的那些打零工者
有人蹲守6小时没接到活 有人一天干10小时不到200元


